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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漫卷照雄关

遵义会议：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祖孙接力红色守望
——访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

■记者 李杨 王音 翟玉静

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全媒记者 吴杰

群山叠翠，碧波汤汤。9月的遵义，浸润着满城红
色风骨。

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青砖灰瓦、中西
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静静矗立，这里便是遵义会议
会址。

站在小楼前，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色义务宣讲员孔
霞的心情无比澎湃。作为老红军、娄山关战斗亲历
者、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的孙女，这里的
一草一木她早已熟记于心。
“1935年，中国革命深陷绝境、前路茫茫，正是在

这栋寻常小楼里，一场改变命运的会议郑重召开，于
迷雾之中，为万里长征的胜利突围、中国革命的伟大
转折锚定了航向。这段历史淬炼出的‘坚定信念、坚
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至今
仍是指引人们前行的不灭灯塔。”孔霞介绍。

与这栋小楼相依相伴的，还有一棵刺槐树。它呈
天然的“V”字造型，被遵义人亲切地唤作“胜利树”。
“这是纪念馆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它不仅见证了红
军从谷底走向光明的伟大转折，也见证了我们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未来，它还将继续见证我们去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照进现实。”孔霞动情地说。

不远处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内光影温沉，2100余件
珍贵文物有序展陈。泛黄的战地手稿、锈迹斑驳的枪
械弹药、褶皱磨损的红军衣物……沿着参观路线前
行，那段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被逐渐“唤醒”。
“那时候经费拮据、人员短缺、资料匮乏，爷爷翻

山越岭、走村串户，挨家寻访红军亲历者、当地老乡
亲，一点点核对史实、一件件征集文物。”孔霞回忆起
祖父筹建纪念馆的往事，字字句句皆道出当年的筚路
蓝缕。

一页侗家笔墨，半部黔地长征，一纸民间手稿，照
见万古初心。在众多展陈物品中，孔霞常向游客提起

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
军的诗歌稿本》。这位贵州侗族的农民歌师，在账本
后写下诗歌，记录红军帮百姓修路、救济贫苦群众的
感人瞬间，还冒险收留负伤红军连长并结为兄弟。字
里行间，满是对红军的敬仰与追随，生动印证了红军
在当地百姓心中如山般的声望。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岁月流转，精神永存。
遵义会议陈列馆之内，一场温暖而动人的偶遇，

让红色传承的画面愈发鲜活明亮。
几名来自遵义市老城小学的“小小红色宣讲员”

正认真地向游客讲述红色故事，看到孔霞到来，孩子
们十分兴奋。
“孔老师，我们讲解长征历史的时候，怎么才能让

大家真正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难？”“我们年纪小，怎
样才能把遵义会议的精神讲得更有力量？”

一声声真诚发问，是少年对红色信仰的敬畏，是
新生代对使命传承的求索。

望着孩子们热切的目光，孔霞俯身温柔叮嘱，言
语中充满期许：“讲好故事先要读懂故事，把文物背后
有血有肉的真实细节讲出来，用真心去传递，听众自
然会被打动。”

凤凰山南麓，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静卧于群山怀
抱，清风穿林发出簌簌声响，似是英烈在耳畔低语。
顺着苍翠石阶缓步上行，红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
直指苍穹。
“每当走上这层层阶梯，我的内心都极为触动。

一步一阶，都是向英烈致敬。”孔霞望向肃穆的纪念
碑，语气真挚而庄重。

在陵园广场左侧，红军卫生员龙思泉铜像静静伫
立。1935年，年仅18岁的龙思泉为救治罹患伤寒的贫
苦百姓，惨遭地方乡丁杀害。感念他舍身济世的恩
德，当地百姓冒着生命之危安葬烈士，世代祭拜并尊
称他为“红军菩萨”。
“红军自己缺医少药，却仍拼尽全力解救穷苦百

姓。”孔霞说，“这份军民鱼水情，老百姓记了一代又一
代。何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这一尊铜像，就是最庄

重的答案。”
陵园内，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烈士之墓也安放于

此。邓萍是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军事将领，
1935年攻打遵义城侦察敌情时，不幸遭敌人冷枪击中
牺牲，年仅27岁。新中国成立后，孔宪权参与邓萍烈士
遗骸搜寻工作，众人不忍动用机械工具，徒手刨土搜
寻，最终仅寻得烈士头骨，还有纽扣、皮带扣等零星遗
物留作纪念。

九十余载岁月更迭，九十余载山河巨变。
在孔霞看来，新时代的红色传承，既要守得住根

脉，也要跟得上时代。让静态的文物“开口说话”，让厚
重的历史“鲜活出圈”，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浸润新时代
青年心灵。
“展陈手段在更新，宣讲形式在迭代，但红军的信仰

底色从未动摇。”孔霞说，硝烟战火早已远去，当代人同样
要翻越属于自己的“娄山关”“腊子口”。

从孔宪权护史建馆，到孔霞深耕红色宣讲，祖孙两代
人，坚守同一片红色热土，践行同一种赤诚信仰。

山河锦绣，初心滚烫。伟大的长征精神，终将在一代
代守望与传承中，照亮每一段崭新的奋进征程。

■记者 翟玉静 王音 李杨

瓮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明清 杨青

从遵义出发三个多小时，汽车顺着山势一路盘旋而
行。记者赶到黔南州瓮安县珠藏镇丰岩村双池渡口，一
江碧水豁然铺开。

江面上，一艘清漂船缓缓移动。只见一个人站在船
头，探出一柄长钩，从水里挑起几个塑料瓶，回手甩进船
舱；另一个人则在船尾掌舵。
“那是卢锡永和冉戌英。”同行的瓮安县水务局工作

人员指向江面介绍，“两口子是县里的义务清漂员，在这
江边住了40年。”

这时，船头的人回过头，嗓门敞亮：“来嘛，上船说！”
记者上船，马达响起。两岸岩壁层叠，一道瀑布从山

腰挂下来。
“以前江上没桥，赶集、上学、看病都要坐摆渡船。我

做渡工，专门送人过江。”卢锡永说，后来桥修起来了，坐
船的人少了，渡口慢慢安静下来。

渡工不做了，两口子却一直守着这条江。“我们家就
在江边嘛，就像自家的院坝一样。谁不喜欢家里干干净
净？”卢锡永说。

这一干就是40年。1986年，两人结婚，家安在乌江
边。从那时起，他们看到岸边有垃圾就捡，水里漂来杂物
就划船去捞。没人安排，也没有报酬。

后来村里搞网箱养殖，收入增加，水质却变差。“最差
的时候，窗子都不敢开。”卢锡永说。2017年清理网箱，
夫妻俩成了村里第一批拆网箱的人。

如今，卢锡永开的是今年4月政府部门新换的清漂
船。卢锡永说：“大船清得多、跑得远，可临近岸边的区域
还得靠小船贴着岸边收垃圾。岸边有垃圾桶，打捞上来
的垃圾集中后由清运车运走。如今，水泥路一直修到渡
口，清漂、收集、转运已经连成一条线。”

忙过一阵，冉戌英空出手来，又举起手机转着方向拍
着两岸的景色。露营的帐篷、钓鱼的人……她笑着说要
发到网上，让外面的人都看看。
“水好了，游客就多了。”冉戌英说。瓮安县水务局干

部卢锡江补充道：“经过多年下大力气治理，如今乌江瓮
安段干流水质已经稳定达到Ⅲ类标准。”

中午时分，别了卢家院落，记者驾车沿乌江一路向下
游行驶，来到江界河渡口。

站在江边，第一感觉是静。构皮滩水库蓄水后，昔日
湍急的乌江已趋平缓。水已平，山未改，对岸绝壁上，“乌
江天险”四个红字依然醒目。

江风把思绪吹回了90多年前。
1935年1月，猴场会议决定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红

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奉命抢渡江界河渡口。中共黔南州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晏江婷说：“渡船被毁、江急岸陡、敌军据
险，红军组织泅渡、扎制竹筏，冒着火力强渡乌江，随后架设
浮桥，掩护大部队过江，打开了向遵义挺进的通道。”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后来在《渡乌江》中
写下眼前所见：“碧绿的江水，墨黑的石山，所谓天险乌江
真是名不虚传！”14年后的1949年1月，刘亚楼来到海河
之畔，任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指挥东西两路
大军会师金汤桥，解放天津。

乌江水90年湍流不息，红色古渡也见证着时代变迁。
临近江界河渡口的瓮安港云中港去年12月开港。

站在岸边，只见桥式起重机把集装箱吊上货船，汽笛声
响起，船顺着乌江驶向下游。过去加工成磷肥的磷矿
石，如今经过多道工序变成磷酸铁锂走进新能源汽车
的电池舱。

90多年前，红军乘竹筏渡过乌江；今天，满载货物的
船只沿江而下，驶向更远的地方。江还是那条江，渡江的
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守江的人，依然在船上。

蒋建农

遵义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载入史

册。在遵义会议及系列相关会议中形成的遵义会议精

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简单孤立的会议，伟大转折更

不是一蹴而就的结论。理解这一伟大转折，不能只把

目光局限在遵义会议本身。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后，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指挥，一路处于被动

局面。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不断酝酿和

准备，到遵义会议实现历史性突破，再到“鸡鸣三省会

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会议继续贯彻，伟大转折经

历了一个逐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在实践中重新找到

正确道路的过程。

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最

终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其意

义是打破了长征开始前的李德、博古

等“三人团”的独断

专行，使党内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重新回到集体讨论

和民主集中制轨道，党内政治生活由此开始出现重要

变化。

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

形式，正式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

的既定计划，转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

据地。

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再次以中央政治局会

议决定的形式明确：关于大的军事行动方针，必须经过

中央政治局批准。重大军事决策权进一步回到党中央

集体领导之下。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既为遵义会议作了

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使红军避开敌军重兵，获得难得的

休整时间。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

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一场真正意

义上的党内民主会议，与会者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和长

征以来军事指挥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不同意见都可以

表达，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

在这样一种民主而严肃的党内政治生

活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依靠自

己的力量纠正自身错误。

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

错误端正党的组织路线，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

议之后，党中央在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方面又陆续作出

一系列调整，独立自主和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为

党找到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会议所确立的正确原

则，还需要在此后的战争实践中不断检验、贯彻和发展。

193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

指战员书》，红军的战略指挥开始真正摆脱僵化的教条，

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和战场态势灵活行动。

与此同时，党的组织路线也在继续调整。在随后陆

续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

遵义会议精神得到充分贯彻。也正是在扎西，中央红军

决定出其不意杀一个“回马枪”，重新向遵义地区进军。

红军再次攻占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中央红

军的一次重大胜利。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

初期接连受挫之后，这场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毛泽东后来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而今迈步

从头越”。这不仅是一个诗人的感慨，也可以看作一个

革命家在经历重大挫折之后，对中国革命

重新出发的深切体悟。

在苟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

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党

的军事领导体制由此进一步完善。

如果把这一段历史连起来看，就会发现，遵义会议的伟

大转折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

通道会议开始打破军事决策上的僵化和专断；黎平会

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变既定战略方向；猴场会议进一步

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集中纠

正错误军事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危急关头依靠自己

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此后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

会议、苟坝会议等会议，又把遵义会议开启的转折继续向前

推进。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因为它纠正了一次军事指挥上的严

重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更加成熟地独立

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

领导方式和思想方法。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革

命中闯过雄关，在一次次实践检验中校正航向，并

由此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

一研究部主任）

一江碧水

见证天险蝶变

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孔宪权孙女、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左三）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与遵义市老城小学“小小

红色宣讲员”进行交流。 记者 张磊 摄

卢锡永、冉戌英夫妇驾驶小船在乌江上打捞垃

圾漂浮物，保护乌江的生态环境。 记者 张磊 摄

中小学生来到遵义会议

会址参观。

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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